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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一回第十一回  恐負心著人暗訪　堅孝念感動神明恐負心著人暗訪　堅孝念感動神明

　　話說汪百萬，一團愁悶，忽聽見孺人說是可以反假為真的計策，急忙問計。汪孺人附耳細細商議道：「只消如此這般，拜過了

家廟、親族，以假為真，豈非妙計。」汪百萬聽了大喜，即著人到揚州，一路來打探。打探了多日，不期這日，汪萬鍾見卞興祖久

不出來，一時呆得不耐煩，要行自己的事，遂不等他，往前徑走，走了兩日，忽聽見後面有人叫喚，只得立住了腳。那人走到面前

一看，原來是京中服事過的家人，叫做汪勤。汪勤磕下頭去。汪萬鍾道：「路途中不消如此。」因問道：「從你當年跟了太爺回

家，我因王事匆匆，幸喜平定還朝，今又告假。因心中有事，欲待先完了心事，然後來拜見太爺，不期在此遇見了你。你可先回，

我慢慢來見太爺，你不可向人說出，驚動地方迎接不便。」汪勤道：「今日老爺是無心遇見小人，小人是有心來尋老爺的。如今小

人奉太老爺之命，說老爺還朝辭朝，尋親養親之事，太老爺一一俱知。今遣小人請問老爺，生我之恩，成我之德，可有分別麼？」

汪萬鍾道：「生我之恩，昊天罔極；成我之德，終身不忘。古人所謂生我者父母，成我者鮑叔是也。」汪勤道：「老爺如今尋親養

親，也可有甚麼分別麼？」汪萬鍾道：「這有甚麼分別，盡人子之孝念耳。」汪勤道：「老爺與我太老爺，恩德如何，可思報

否？」汪萬鍾道：「我與太老爺雖無生我之恩，而有成我之德。況且名分已定，終身何敢忘報也。只是我如今欲先尋生我的父母，

然後來見太爺，才有次第。」汪勤道：「老爺說尋親養親沒有分別，生我成我俱不可忘。如今老爺尋親，年代久遠，又經亂後，物

換人移，桑田滄海之際，老爺孤身一人，耳目不能遍察，一時如何尋訪得著？如今莫若同小人回去，見了太老爺，先盡養親之念，

然後多著能事之人，與老爺四處求尋，自然尋著，豈不甚易，豈不兩全。」汪萬鍾聽了，躊躕了半晌道：「你這句話到也說得有

理。」遂將行李付與汪勤，一同到徽州而來，且按下不題。正是：　　執性方知誤，融通無不宜。

　　一朝重合好，琴瑟又隨之。

　　且說卞興祖，辭了祖父母，身背竹籠，先往城市，後到鄉村，到處訪問易吉兩姓。一個少年的進士，只為孝念心堅，不辭辛

苦，依舊又尋到蘇州地方來。一日，走得辛苦，要尋歇息之處。只見前面有一個小小茶庵，遂走入庵中。並無一人在內，止正中間

有一位神像，只因香火無人，剝落得並無光彩。兩位使者，形體相殘。卞興祖看了，不勝嗟訝道：「多因神聖無靈，以致廟兆傾頹

至此。」再一看去，有個小小匾額。近前細看，方知天曹猛將之神。因將竹籠放下道：「既是天曹，必知人間去就，我何不祈禱一

番。倘神有所知，使我與父母早早相逢也不可知。」遂向神拜了四拜，暗暗祈禱道：「若使我父母相逢，定當重興廟宇。」說罷起

身，就在神前板上坐，不一會，只覺神思昏昏，要睡起來。興祖將身子靠著竹籠打個盹兒。誰知合眼間，只見一位金甲神將，立在

面前，與他拱手，說道：「吾神一日間游遍寰宇，豈以此地為駐節。然有感必應，怎說無靈。你今前程遠大，不責於汝。汝今要尋

父母，任爾走遍天涯，也難會合。吾今憐汝孝念，指示迷途，汝須聽著：

　　兩人山下立，單絲已有文。

　　長江間一阻，骨肉盡歡欣，

　　說罷，叫道：「興祖興祖，地方姓名我已說明，父母相會不遠，及早前行，吾神去也。」卞興祖猛然醒來，定了一會，方知是

夢。再看神櫥之內，卻是一位金甲神將。不禁大喜道：「原來感動尊神，賜我此夢。方才冒犯，實出無心。」便又拜謝了一番。遂

將詩句參詳，一時再解不出。道：「明明說是地方姓名俱已說出，怎我再參解不來。」又想了半響，忽然有悟，不禁拍手大喜道：

「原來前兩句合起來，豈不是個徽字，叫我到徽州去尋訪。第三句江字，中間添一字，豈不是個汪字，叫我到徽州汪姓人家去尋

訪，自然父母相逢，骨肉歡欣之意了。」卞興祖一時解明，不勝歡喜，感激神靈，又到神前拜了四拜，道：「弟子此去，得見父母

之後，定當重塑金身。」拜罷，依舊背了竹籠出門。正是：

　　孝念從來感格天，神明豈有不週全。

　　其中慢道相逢巧，緣有因兮因有緣。

　　卞興祖不到別處，竟望徽州而來。不一日，到了徽州，尋個宿處，夜間問了店家。原來徽州與別處不同，凡是一姓，俱在前後

左近，相去不遠，並無外姓在內。故此卞興祖到一個所在，只訪問有汪姓的就去貨賣。

　　一日，訪問了一個汪姓大族，看千百餘家地方。卞興祖這日早早的走入村來，就有人家使女村婦叫住，不是買鞋面零細，就是

要買梳子刷抿，以及零碎物件。卞興祖耐了心性，一件件將有紅印的紙，包好了遞與婦人女子。賣了這一家，再到一家，逐次賣

來。忽抬頭，看見前面有數根朱紅的旗竿，上面俱是金字，被風吹得繡帶飄搖，紅旗招展，一時看不明白。因暗想道：「這是甚麼

樣人家．這等軒昂，畢竟是個科第世家了。只不知是那一位老先生？」心裡想著，信步走到門樓前來，卻見大門內上面懸著一個大

金字匾額，上寫的是「狀元及第」四個大字。因立住腳，暗想道：「這汪狀元就是汪萬鍾年兄了。原來他家這等齊整富貴。這是他

大門首，他雖不在家，倘或有人出入，看見了甚不雅相。」遂連忙低著頭，走了過去，就有一隊衙役，遠遠喝道而來。卞興祖閃在

旁邊問人，方知汪狀元只在早晚榮歸，故此府縣官來到門伺侯。卞興祖問明，依舊貨賣。轉過一條小巷裡來，早被幾個婦人叫住，

買了幾件進去。不期轟動裡面一眾婦女，俱到後門，簇擁著貨郎，爭著要買，險些兒不將竹籠賣空。卞興祖問道：「你們是何等人

家，買了我許多東西？」

　　內中有個使女笑道：「希罕你這幾件東西，就笑人買不起。若我家狀元老爺回來，你若肯賣，連你也買了做個書童服侍。」內

中又有一個嘴快的笑說道：「買了他這個俊俏貨郎做了書童，你就好配他了。」說得眾婦女一哄嘻笑進去。卞興祖又到別家去賣

了。這一眾婦女，嘻嘻笑笑走入內來，卻被裡面孺人與素娥聽見，叫過一個丫鬟問道：「你們何事，這般嘻笑？」丫鬟道：「今日

有個蘇州貨郎，在後門賣貨，我們買他幾件。他笑我們買不起，故此笑他。」素娥道：「你們買的是甚物件？」丫鬟道：「我買的

是梳抿。他買的真正蘇貨，價又不貴。」素娥道：「若是果然好，我明日也要買幾件。你買的拿來我看。」丫鬟送上，素娥逐件打

開看完，素娥忙問道：「貨郎多大年紀了？」丫鬟道：「只好十六七歲，卻生得秀美異常，不像做生意的。」

　　素娥聽了，再將紙包上的紅字，細細又看，屈指暗算，不覺一陣心酸，落下淚來。汪孺人見了，忙問道：「我兒好端端為何下

淚？」索娥見問，只得說道：「母親有所不知，孩兒因見紙包上紅字，暗想當年，不由我不傷心。」遂道：「當時將蘭生交付老

僕，至今不知生死。今日看見這貨郎紙上紅印，卻寫著是蘇州吉蘭生，姓同，名同，怎不叫我不心痛。」汪孺人勸慰道：「天下同

名同姓的也多，吾兒不必如此。」素娥只得拭淚，吩咐丫鬟道：「明日貨郎來時，可來報我，我有道理。」汪孺人乘機說道：「我

自從同你來家，只因你父兄在外，我又家事經心，到將你的事情耽擱。及至你哥哥報捷，父親回家，總無一日清閒。又不幸你嫂嫂

身故，近又得了凶信，我的心事，愁有萬千，今日也不便對你細說，日後自知。只是你如今，雖非我親生，然同居一室，已有十四

年矣。我時常問你終身之事，你只含含糊糊，惟有相依我為命。但我今想來，你出門之後，易吉成仇，又遭離亂。我也時常托人到

蘇州為你察訪，俱說易家當日，買囑理刑，將你丈夫謀死監中。後來易家天報，已是瓦敗冰消，不可復問矣。我今有句話要與你商

量，不知你可聽從否？」素娥聽了，道：「孩兒蒙母親救援，復蒙恩養多年，涓埃莫報，又憐自己賦命涼薄，是以長齋禮佛，以了

終身。心如死灰久矣。不知母親有何話與孩兒商量？」汪孺人道：「人生在世，所欲者富貴，所愛者兒女。你今年未四十，前程正

當遠大，何苦自墮自棄。我昨日已與你父親商量，欲為你尋一富貴人，同偕伉儷，使你終身得所，我心始安矣。」素娥聽了，著驚

道：「孩兒只知女子事夫，從一而終，未聞中途變節。況且孩兒不是無夫無子，只不過消息難通。終有日天可見憐，得能聚合。今

母親忽以富貴，欲奪孩兒之志，則孩兒寧死不從。若說負母親收育之恩，不能報答，使孩兒以不盡之年，即當削髮空門，祝母親於

無疆矣。」說罷，痛泣不止。汪孺人只得安慰道：「此事原非一言可決，等你父親進來，再與你計較。」說罷，有事出去。正是：



　　悠悠忽忽奈何天，矢志堅心誰可憐。

　　不是這番閒論究，幽蘭空答倩誰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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